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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说马马年说马
2026 年是中国农历马年，马在中华文明中始终

承载着奋进、忠诚的文化寓意。《后汉书·马援传》记
载：“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在汉代，马已经远远
超出生产工具的属性，深深融入政治、经济、军事和文
化当中，是国力的重要标志。《汉书・匈奴传》记载：

“车骑者，天下之武备也。”汉武帝时期通过“马政”建
设，“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边郡，以郎为苑监，
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为北击匈奴、开通丝
路奠定了物质基础。马不仅是军事装备的核心，更是
经济交通的枢纽。《盐铁论》有言：“车马者，商之具
也。”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中，马始终是不可或缺的运力
支撑。同时，马被赋予祥瑞寓意，《后汉书·舆服志》载：

“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
二，庶人一。”马的数量和规制成为等级制度的直观体
现，已经具有实用价值与象征意义。

茂陵博物馆馆藏的汉代马文物，均出土于汉武帝
茂陵陵区，它们以不同质地和奇美造型，将西汉时期
马的形象体现得淋漓尽致，是西汉鼎盛时期丧葬文化
与物质文明的集中呈现，为研究西汉社会生活、军事
建构、审美艺术及丧葬礼仪观念等提供了不可替代的
宝贵实物佐证。

鎏金铜马（图1）
通高 62 厘米，

长 76 厘米，重 26 千
克，系以西汉时大
宛（位于今天乌兹
别克斯坦、塔吉克
斯坦和吉尔吉斯斯
坦三国交界地区）
产的汗血马为原型
精制而成，通体采
用鎏金工艺。铜马

昂首挺立，双耳直竖如削竹，耳间有一突出肉角，颈
部錾刻鬃毛，双目圆睁凝视前方，口微张，露出牙齿
六颗，鼻翼翕张似欲嘶鸣，肌肉线条饱满流畅，从脖
颈到臀部的曲线自然舒展，四腿笔直有力，四蹄蹬
地，体态矫健，马尾上翘，尽显蓄势待发的雄姿。马
肌肉和筋骨雕刻符合解剖比例，其身中空，静中含
动，气度非凡，有一发千里之势，在古籍中被称为

“金马”或“天马”。整体造型精美绝伦，作张扬驰奋
的样子，尽显沉静、自然和阳刚之美，有一种内在的
动静相宜的韵味，华丽雍容，为稀世珍宝，具有较高
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鎏金铜马的造型严格遵循《相马经》标准，头小颈
长，胸宽腰细，四肢修长，正是汉代推崇的“天马”形
制。《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得乌孙马好，名曰

“天马”，后又得大宛汗血马，遂改乌孙马为“西极马”，
汗血马为“天马”。这件鎏金铜马正是“天马”的艺术再
现，既体现了汉代对良马的鉴别标准，也蕴含着汉武
帝开疆拓土、渴求西域宝马的政治抱负，是汉代军事、
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彩绘陶马（图2）
高 58 厘米，长

64 厘米，重 7 千克。
马整体呈昂首伫立
之姿，体态雄健，气
势昂扬。马头高昂，
微向前探，口部微张
露齿，似作嘶鸣之
态，神态警觉。双耳
竖直前耸，轮廓分
明，耳尖略圆，贴合
马的生理特征。双目

以浅刻手法勾勒，眼神专注有神。身躯比例匀称，
肩背宽阔，胸肌、臀肌线条饱满隆起，腰腹紧致，四
肢粗壮有力，前肢直立，后肢微蹬，蹄部模制清晰，
棱角分明，尽显膘肥体健之态，精准再现了良马的
矫健身姿。尾部上扬舒展，尾翼自然展开，尾端向
上卷曲并呈打结状，造型独特新颖，为同期陶马中
少见的装饰手法，打破了传统陶马尾部的常规
形态。

陶马采用“分件模制+套接组合”的成型工艺，身
躯、四肢、尾部均为单独模制，待陶坯半干后通过榫卯
式接口套接组装，接口处理规整平滑，结合紧密牢固，
未见明显松动或裂隙，组装后整体浑然一体，充分体
现了当时先进的陶塑成型技术。表面经精细打磨，局
部残留少量红褐色彩绘痕迹，推测原本以泥质红陶为
胎，通体施彩，因年代久远有所脱落。其以写实主义手
法塑造，形神兼备，既注重对马匹体态结构的科学还
原，又通过对头部神态、尾部动态的艺术化处理赋予
马鲜活生命力。

青铜马（图3）
长 9.5 厘米，宽

4.75 厘 米 ，高 9 厘
米，重0.225千克。青
铜材质，锈蚀严重，
通体无纹饰。马呈立
姿，昂首，竖耳，双眼
圆睁，长颈，腹下中
空，尾下卷，勾勒出
马匹的雄健身姿，略
显古朴厚重，对研究
西汉青铜铸造工艺
和流程具有较高价
值。《后汉书·舆服

志》载：“公、列侯以下至三百石以上，皆带剑，佩刀、
绶，乘辎軿，加画帷裳，缴络，置饰件。”这件青铜马
或许正是仪仗中的组成部分。其朴素的风格与实用
的设计，展现了汉代
青铜器物“器以载道”
的实用美学，与鎏金
铜马的皇家气派形成
鲜明对比，反映了汉
代 不 同 阶 层 的 用 马
文化。

陶马头（图4）
马头部残高 19.5

厘米，重 0.875 千克。
其以泥质灰陶为胎，

胎质坚致细密，烧成温度均匀。器表经打磨处理后
通体施彩绘，虽彩绘层多已残损剥落，仅局部残留
矿物颜料痕迹，但推测原施红、白等色彩以表现面
部装饰细节。马头昂首作昂扬之态，双耳直竖且轮
廓规整，耳部厚度均匀；双目圆睁，以浅刻技法勾勒
眼睑轮廓，眼球外凸并向下凝视，神态专注有神；口
部微启，唇线通过塑痕清晰界定，上下颌结构以简
约塑工微妙呈现，面部肌肉线条凝练流畅，既保留
写实质感，又兼具写意韵味。它对补充西汉陶马类
型学资料、深化汉代陶塑工艺史研究及审美观念具
有参考价值。

绿釉胡人骑马
俑（图5）

高 9.5 厘米，长
9 厘米，重 0.125 千
克。以泥质红陶为
胎，通体施苍翠莹
润绿釉，经高温烧
制后质地坚实，尽
显汉代成熟绿釉工
艺特质。马作立姿，
躯体丰腴健硕，胸
肌饱满，四肢直立
稳健，昂首竖耳，双

目圆睁，尾微卷上翘，鬃毛刻画简练。其体态紧凑、筋
骨劲健，凸显西域马种典型特征。骑俑为西域胡人形
象，头戴风帽，紧贴头部，身着西域风格连体窄袖衣
裳，腰间束带，衣纹刻画流畅，契合骑乘功能。胡人面
部高鼻深目，眉弓隆起，颧骨微突，下颌线条分明，轮
廓立体感强烈，其双手置于身前，姿态恭谨灵动。

绿釉胡人骑马俑以汉代写实陶塑风格为基底，精
准捕捉西域胡人的外貌与服饰特质，直观呈现胡汉文
化差异，印证了汉武帝时期丝绸之路的人员往来盛
况，是大汉开放包容气象的实物见证，对研究汉代陶
塑工艺及中西文化交流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马踏匈奴石雕
（图6）

高 1.68 米 ，长
1.9 米，是霍去病墓
石 雕 群 的 主 体 雕
刻 。其 以“ 一 人 一
马”的对比构图，揭
示出正义力量坚不
可摧的主题思想。
战马昂首挺立，四
腿笔直，马尾根部
上翘，体态雄健，气
宇轩昂；马腹下的
匈奴人仰卧挣扎，

左手握弓，右手持箭，须发凌乱，一副惊恐又绝望的
神态，宽额头，大颧骨，大而结实且略微有上翘感的
下巴，雕琢得十分精湛、传神。这种构图既歌颂了霍
去病的战功，也彰显了汉王朝对匈奴的军事优势。
创作者在雕刻技法上，融合圆雕、浮雕与线刻，整体
造型大刀阔斧，但在关键部位，如匈奴的须发、战马
的肌肉等部位精细雕琢，形成朴厚而富有张力的视
觉效果。

跃马石雕（图7）
高 1.50 米 ，长

2.40 米，其以蓄势
腾跃的瞬间为表现
焦点，工匠巧妙利
用石材天然形态，
以分层减地法雕刻
马胸，其余部位以
线刻勾勒。马的面
部轮廓和棱骨结构

分明，深陷的眼眶和凸出的眼球使马的目光炯炯有
神。耳朵竖起，轮廓线条清晰，如削竹般尖直挺立，
仿佛在倾听着远方的战鼓号角声，时刻准备响应战
斗的召唤。马鬃线条排放有序，前蹄回收离开地面，
精准捕捉了马匹全身发力、即将跃起的动态，颈部
肌肉紧绷，四肢蓄力，整体如离弦之箭，充满爆发
力。整体有极强的立体感和层次感，体现出雕刻者
的精湛技艺。作品的动感不仅体现在姿态上，更通
过马尾巴的处理强化，尾部以浮雕技法塑造，根部
粗、尾部细，显得坚实有力，仿佛随身体的腾跃而
绷紧，凸显战马的强悍与急切。这种处理使跃马呈
现出冲锋陷阵的视觉效果，唤起观者对塞北战场的
联想。

起马石雕（图8）
高 1.44 米 ，长

2.6 米，工匠刻画了
一匹从卧姿起身的
战马。马头微抬，肉
角突起，竖耳倾听，
右前蹄微屈，后腿
蓄力，展现出静中
待动的张力。马的

双眼圆睁，直视前方，眼神中透露出机警与敏锐。马
腿粗壮结实，骨骼结构清晰，肌肉纹理分明。腿部的
肌肉隆起，尤其是小腿部分的肌肉，雕刻得极为逼
真，仿佛能看到肌肉在皮肤下的跳动。从颈部到臀
部，背部线条流畅自然，微微向上隆起，形成优美的
弧线，既展现了马的身体结构之美，又体现出它的
肌肉力量。其以立体圆雕塑造躯体，用锐利线条勾
勒肩胛与四肢，既表现出马的健壮肌肉，又暗示了
即将迸发的力量，显示了战马的警觉性。

茂陵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马文物，反映了当时的畜
牧文化与审美取向，展现了马在汉代军事、经济、文化
中的地位，印证了《盐铁论》中“车马者，邦之利器也”
的论断。从鎏金铜马的皇家气派到陶马的朴实无华，
从青铜马的实用之美到石雕马的雄浑气魄，每一件文
物都承载着大汉王朝的雄风与智慧。在2026农历马
年即将到来之际，品读这些跨越千年的马形文物，不
仅能领略汉代艺术的魅力，更能读懂中华民族对马的
深厚情感，以及马所象征的奋进不息、开拓进取的精
神内涵。

（作者单位：茂陵博物馆）

茂陵博物馆馆藏汉代马文物赏析
魏乾涛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隆冬
雪后初晴，诗人王维笔下马蹄踏过
残雪的轻快意象跃然纸上。时光流
转，当时间的车轮即将驶向“丙午”
马年，我们循着考古的微光与历史
的尘烟，寻觅散落在海南大地上的
那些与“马”息息相关的文物遗存，
它们或立于乡野，或藏于馆阁，串联
起中华传统马文化脉络，勾勒出一
幅别具风格的海南“马上风华”
画卷。

马生肖文化和尊马传统

古人爱马、尊马，将其列入十二
生肖，位居第七。在天文星象中，黄
道很早就被等分为“十二星次”，其
中“鹑火”次对应的正是午马。汉代

《史记·天官书》记载：“敦牂岁：岁阴
在午，星居酉。以五月与胃、昴、毕晨
出。”马年在岁阴纪年中被称为“敦
牂岁”。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使用
的“柔兆敦牂”等纪年，“敦牂”即指
马年。

古人对马的尊崇，早已超越动物本身，深
刻融入政治、军事、文化与哲学领域，成为华
夏文明的重要基因。《周易》有云：“服牛乘马，
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视马为交通运输与国
家运行的基石。西周将“御”（驾马之术）列为
君子必修的“六艺”之一；《管子》则指出：“马
者，兵之首也”，强调其在军事中的核心地位。
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开国战功，将心爱的“昭
陵六骏”刻石为伴，足见其爱马之情。韩愈一
篇《马说》，更将“千里马”与“伯乐”的意象升
华，成为人才际遇的千古喻体。直至近现代，
徐悲鸿笔下奔腾的骏马，亦成为民族精神的
写照。由此可见，从礼制到艺术，马始终是中
华文明进程中一个鲜活的符号，凝结于各类
文化遗产之中。

海南“马”遗存寻踪

马蹄井（图1）位于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
罗驿村东约500米处，是一处承载着地方传说
与历史记忆的清代遗存。据《澄迈县志》记载，
井的由来伴随着有趣的民间传说：古时有一
妇人骑马途经此地，马蹄踏处，地面忽然陷
落，清泉涌出。“马蹄井”之名便由此世代
相传。

马蹄井的形态呈长方形，形制古朴，长约
0.9米，宽约0.95米，井口与井壁都采用了当地
特有的火山岩材料，井口由长条形火山岩围
砌而成，井壁采用大小不一的火山岩堆叠而
成，井口四周原有石柱，现仅留有一角柱石，
其余三角只留有立柱基痕。根据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记录，井底原有一块形似马蹄的石
头，井周围设有石砌围栏，如今井底的马蹄状
石头已不知所踪。井水常年不竭，现水位距井
口约1米，但井水浑浊。

该古井连接海南地方历史记忆，是古代
先民利用自然的智慧结晶，对于保存海南地
方文化脉络、丰富乡土历史内涵，具有独特的
意义。

大元军马下营石刻（图2）包含文字石刻与
脚印石刻两部分，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
尖峰岭山脚下，是一处珍贵的元代摩崖石刻。
文字面积约59.81平方米，镌刻于一块半圆锥
形巨石之上，阴刻四行隶书：“大元军”“马下
营”“甲午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十日”“十一日到
黎婺山”。其南侧约10米处，另有一方石板之上
凿刻有两个清晰足印与四个马蹄印迹，面积约
51.41平方米，两者构成一组完整的遗存。

“大元军马下营”石刻不仅是一处保存完
好的元代摩崖石刻文物，还是元代国家力量
深入海南岛，进行军事征服的遗迹，更是中央
政权与海南边疆民族关系史的见证。石刻上
的内容与元代邢梦璜《至元癸巳平黎碑记》及

《定安县志》《正德琼台志》等方志
文献的记载得到了相互印证，对于
研究海南岛在元代的政治、军事与
民族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海南
古代石刻与历史纪实相结合的文
化遗产。

龙门山石人石马（图3）位于定
安县龙门镇龙门山村的槟榔园中，
现存石马一匹、石人（翁仲）一尊和
赑屃（碑趺）一座。石马形状似真
马，全石雕成，背部以下已埋入土
中，露出部分呈站立状，马鞍、辔头
等雕饰清晰；石人与真人等高，雕
刻细腻，原应为恭立姿态，现已倾
倒；赑屃形似巨龟，直径约80厘米，
背部中央留有规整的长方形凹槽，
为嵌碑石的典型构造。据当地村民
介绍，此处原有一尊体积较小的石
羊，因年代久远，可能已遗失。

这组石像生具有明显的汉文
化传统墓葬石刻特征，据史料记
载，明清时期，中高等级官员的墓
葬前，神道两侧陈列“石像生”，推
测墓主可能为明代高阶官员。此文

物是海南地区现存为数不多、保存相对完整
的墓葬石像生，为探究海南古代墓葬制度、石
刻艺术及地方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证。

明代黑漆嵌螺钿人物纹长方盖盒（图4）
是反映明代工
艺与人们生活
场景的珍贵文
物，制作精美，
现藏于中国（海
南）南 海 博 物
馆。盒盖画面构
图丰富，采用精
湛的螺钿工艺，
描绘了明代士
人生活的优雅
场景：人物或对
弈或携琴，画面
焦点是一位策
马疾行的高士，
在五彩螺钿的

辉映下，骏马形象突出，造型矫健。这里的马，
已非神话天马或征战铁骑，而是融入士人日
常出行与交游的生活化意象，与亭台、林木共
同构成生动的明代风情画，反映了当时的审
美情趣与生活意趣。

螺钿是我国传统的装饰工艺，其工艺可
追溯至商周时期，其法是将贝壳、宝石等磨制
后，根据图案镶嵌于器物表面并打磨平整。螺
钿工艺至明代已发展得尤为成熟。此盒正是
采用螺钿工艺，展示了明代工匠精湛的技艺
和人们生活的雅趣，是研究明代漆器工艺、装
饰艺术、文人生活形态的实物资料。

元代灰陶马车（图5），通高16.9 厘米，长
41.4厘米，宽8厘米，为海南省博物馆馆藏一
级文物。材质为泥质灰陶，马匹昂首挺立，口
含衔辔，双耳竖立，肌理流畅，颈部长鬃下垂
于两侧，背上覆盖有鞍袱，马尾下垂，立于托
板之上。车厢仿木结构，窗棂清晰，车辕饰有
龙首，车轮辐条分明，顶部略呈穹窿状，前端
出檐较长，车厢三面有壁。

在古代，天子乘坐六匹马的马车，称为
“六騑”，象征至高无上的地位；诸侯享用四匹
马的马车，又称“驷”，代表高贵的身份；大夫
配备两匹马的马车；士乘坐一匹马的马车；普
通百姓通常使用一匹马的简易马车。马的数
量是身份的象征，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等级制
度。灰陶马车造型生动，为研究元代雕塑艺
术、交通工具及社会状况提供了实物依据，具
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青 花 天 马 纹 碗
（图6）为明代正德年
间烧造的外销瓷器。
碗呈敞口，中心绘有
一匹天马飞奔于祥云
与缠枝花卉之间，形
象生动，意趣盎然。

古代瓷器具有一
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与
生活的特征，瓷器上的纹饰大多寄托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愿望。马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
极其重要的角色。古人誉马为“灵畜”，从而孕
育出深厚的崇马文化。比如“一马当先”“马到
成功”“汗马功劳”等成语，皆蕴含美好寓意，
源于人们对马高尚品格的赞美，马也逐渐成
为勇敢自强、奋发向上的精神象征。

青花天马纹碗出水于南海西北陆坡一号
沉船遗址。该遗址位于约1500米深的南海海
底，2023年至2024年，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
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
（海南）南海博物馆等多家单位对其开展了考
古调查。遗址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

这件从深海中重见天日的青花天马纹
碗，不仅是明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实
物见证，也生动诠释了当时的南海航行路线，
为研究明代外销瓷、航海技术、海洋贸易提供
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马的形象贯穿古今。丙
午马年将至，通过对海南马遗存的寻踪，不仅可
以领略马的独特魅力，更可以触摸中华历史脉
搏中那股生生不息、奔腾向前的文化力量。

（作者单位：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古往今来，马以骁腾之姿见证
军事征战、邮驿往来，更以昂扬之
态镌刻着中华儿女的刚健风骨，在
中国历史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在
马文化传承和演变过程中，相关遗
存以陶俑、青铜、画像石、书画等文
物形式留存至今。青州香山汉墓陪
葬坑出土的彩绘陶马俑搭配陶马
车仪仗队列，直观呈现了汉代马文
化的鲜活样貌。

香山汉墓出土彩绘陶马

2006年，在山东省青州市谭坊
镇香山汉墓的考古发掘中，一座规
模宏大的“甲”字形土坑竖穴墓重
见天日。这座汉墓的陪葬坑位于主
墓室西北角，南北长7.3米，东西宽
5.1米，深4米。陪葬坑内的陶制陪
葬品分别装在三个木箱内，分三层
摞叠放置。出土有陶车马、陶马俑、
侍俑、牺牲俑、陶礼器、金属兵器等
2000 余件，其中陶马俑有 350 余
件，制作工艺精湛、彩绘艳丽。

香山陶马的工艺水平高超，在
造型表达上写实且灵动传神，马的
嘴、鼻、眼睛等细节部位被塑造得
生动逼真。马俑分为头颈、躯干、马
腿、马尾等部分，采用分模制作与
插件组合的方法，将各部位分别焙
烧后搭接而成，马身以中部为界上
下合范、体腔中空且有合缝与按压
痕迹。模制后将各部分黏接在一
起，再一体焙烧，马尾与部分马耳
为实心模制，烧好后插入马身预留
孔洞。这种模块化的生产方式，不
仅提高了制作效率，也体现了汉代
陶器生产的标准化与专业化水平。

陶马通体施加彩绘，采用天
然矿物颜料绘制纹饰，彩绘水平
高，装饰华丽，组合多样，绘制内
容有马具与配饰。有的通体施白
色为底色，用红、紫红、紫、黑等颜
色来表现马身上的佩饰；有的则
通体施黑色为底色，上面用红、白
色彩绘来表现衔、镳、鞍等马具。
马头正面额头处绘有当卢，配有
络头和衔，络头上有点状修饰和
节约；马身有鞍，鞍下有鞯，鞍鞯
用肚带、胸带固定于马身之上，鞍
鞯上绘有装饰纹饰；肚带、胸带上坠有杏叶
形装饰。从绘制的马鞍形制看，先是在马背
上铺毯状物，上面放置马鞍，再用腹带固定，
鞍桥的弧度与马背贴合，有明显软马鞍的特
点，软马鞍最早是用于骑乘的专用马鞍，反
映了汉代骑兵战术的发展对马具的影响。陶
马的马具均为彩绘表现，这种以绘代器的方
式，既符合陪葬明器的功能定位，又保留了
马具的文化信息。

香山陶马的姿态为静态伫立，通过规整
的体态塑造，给人以肃穆庄严之气。马嘴微
张的细节刻画，暗含整装待发的态势，在动
与静之间积蓄能量。陶马筋肉丰满，英俊矫
健，整个形态生动传神，显示出“天马”特征，
这反映出汉代对原有马种的成功改良。“天
马”崇拜是汉代对良马质量和速度的追求，
其形成根源在于马在社会生产、军事征战及
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实用价值。

香山汉墓彩绘陶马作为贵族陪葬品，从
陪葬数量、工艺水平及保存完好的彩绘来
看，体现了墓主人的显赫地位，反映了汉代
丧葬文化中的等级秩序。陶马身上彩绘的卷
云纹、水波纹等线条流畅，不仅是装饰，更是
汉代祥瑞观念下，人们表达对羽化升仙的向
往以及“天人感应”思想的艺术化呈现。出土
陶马配套骑兵仪仗，还原出行车队，体现了
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

自战国时期，就有“骏马引魂”的观念，
在画像石、帛画中常见“仙人引路”纹样，在
汉代信仰中，马有沟通人神、引导灵魂升仙
的寓意。汉代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马文化内
涵丰富，除军事功能外，还有等级礼制、身份
象征、精神寄托等作用，香山汉墓的彩绘陶
马是汉代丧葬文化的体现。

马在古代艺术中的历史演变

马的艺术表现在每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
同的风格与特征。从商周至元明清，马的形象
表达经历了繁复、简约、写实、多元的发展过
程，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审美取向与社会风尚。

先秦时期，马是祭祀用牲和军事重器，
马形象因带有神行色彩而造型略显夸张，具
有威慑力。如湖南省博物馆馆藏马纹带座铜
簋，立马的头颈部采用圆雕手法，与器物外
缘相接，躯干四肢则以浮雕形式融入座体。
同向的两匹马之间的座面上还巧妙地装饰
了兽面纹，增添神秘色彩。战国时期，马的造
型逐渐写实。如故宫博物院院藏战国铜马，
头小身大，姿态较为僵硬，可见当时马文化
尚未完全脱离神性象征的范畴。

到了汉代，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与
骑兵的广泛应用，马的实用价值得到凸显，
马文化的形制特征逐渐从神性象征转向人
文写实。从西汉初期马的遗存中可以看出，
当时的马体型仍矮粗，缺乏神俊之姿。如霍

去病墓冢石雕“马踏匈奴”骏马头
大且脖颈粗短，沿袭了传统的四肢
伫立的形象。香山汉墓彩绘陶马的
造型精准还原了汉代马的生理特
征，肌肉线条、骨骼结构均符合解
剖学原理，姿态自然生动。香山汉
墓彩绘陶马既保留了先秦陶马注
重姿态表现的传统，又实现了形神
兼备的艺术突破，其传承脉络清晰
可见。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马
多为“甲骑具装”的战马形象。出土的
陶马塑造得矫健有力，低头长嘶，马
背有鞍鞯，马具工细。这些马的形象
反映了当时的军事需求，体现了民
族分裂与融合的时代特点，为隋唐
时期充满自信与力量的骏马艺术奠
定了基础。

唐代养马之风盛行，马的形象
摆脱前朝清秀矫健的风格，整体体
魄变得更加饱满雄健。无论是唐三
彩马俑还是昭陵六骏石刻，都极致
地捕捉了马的动态与神采，马的肌
肉线条明显，臀部发达，腿部有力，
蕴含着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唐代的
马形象彻底褪去了早期的神异色
彩，以一种自信、雄浑且贴近现实
的姿态呈现，独具盛世气象。

宋代，马形象的表达与唐代的
雄健奔放相比，带有内敛、文雅与
沉静的气质。在重文轻武的社会背
景下，马的神骏与力量感削弱，更
加偏向于文人意趣的抒发。以李公
麟为代表的画家，用精准简洁的白
描技法，将马的形象塑造为清瘦秀
劲、含蓄优雅的风格。同时，在磁州
窑等民间工艺中，马的形象则变得
简率朴拙，富有生活意趣。

元明清时期，马的形象继续发展演变。元
代作为马背民族建立的王朝，对马的依赖和
崇拜达到顶峰，马文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
面。那时涌现了一批遗民画家，他们大多为文
士，艺术创作在不同程度上沐浴了唐风。明清
时期，以郎世宁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将焦点
透视与解剖学融入创作，塑造出极其写实、光
影立体的御马形象。整体上，这三个时期的马
形象从元代的自由雄健，逐步走向技法上的
精进与艺术表现上的程式化，折射出当时国
家在文化上日趋保守与内敛的特质。

马文化的意蕴与象征意义

《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者，甲兵之本，
国之大用。”《新唐书》记载：“马者，国之武备，天
去其备，国将危亡。”这反映了古代统治者对马
极为重视和依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马象征
着忠诚、坚毅、驰骋、昂扬，与中华民族自古以
来崇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不谋而合。从文明
传承的视角看，马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伙
伴，更是推动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载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马有崇高的地位和
精神象征意义，代表了能力、才智、有作为。
韩愈通过《马说》强调了人才识拔和任用的
重要性，将“千里马”比作人才，体现了古人
对马的认可与赞赏，以及对人才的尊重与渴
求。汉武帝曾从西域的大宛引进“汗血宝
马”，并创作《天马歌》，马的形象逐渐开始神
化，丰富了马的文化内涵。在军事方面，马是
古代作战、通信与运输工具，骑兵是保家卫
国的重要军事力量。由此可见，古人对马的
喜爱程度非同一般，饱含着对马战斗力和实
用价值的推崇，寄托着对家国安宁、疆土稳
固的深切期许。

中国的马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华文化中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香山汉墓出土的彩绘陶
马不仅见证了汉代文明，更是中华马文化绵
延数千年、生生不息的实证。纵观古今，马是
吉祥的象征，马到成功、一马当先等成语深
入人心。在诗词、绘画、雕塑等艺术领域，马
始终是被表达的对象，在中华文化中作为表
现奋发向上的主题长盛不衰。

（作者单位：青州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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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黑漆嵌螺钿人物纹
长方盖盒

图3 龙门山石人石马

图2 大元军马下营石刻

图1 马蹄井 图6 青花天马纹碗

图5 灰陶马车

新疆是中国最早驯养马匹的地区之一，
也是养马最多的省区，有着悠久的养马历史
和深厚的马文化底蕴。马在历史上为人类立
下了“汗马功劳”，曾广泛用于农业生产、交
通运输和军事等活动，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
中记载颇多，新疆考古发现的有关马的文物
也比比皆是。

三千多年前的马骨

家马由野马驯化而来，最早的考古记录
来自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的柏台遗址。柏台
遗址距今约 5500 年，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马
骨、马骨工具，陶片上还检测出了马奶脂肪
酸的残留物，这些证据都表明柏台人已经开
始驯马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家马。2016年 7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温宿县呼
斯塔遗址发掘出土了 2具完整的马头骨，距
今 3900年至 3600年。考古专家认为，大约在
4000 年前，新疆地区已经掌握了驯马的
方法。

金马

古人除用黄金制首饰等装饰品外，还制作骆驼、
马、鸭子、老虎等小动物，虽不及泥俑、木俑高大，但有
灵动之美。如阿勒泰地区青河县阿热勒乡发现的黄金
小马（图1），造型独特且神秘。小金马长 6.3 厘米、宽
3.2厘米，体态强健，呈奔驰状，嘴微张、眼望远方，四肢
呈“一”字奋力前奔，马颈鬃毛飘起、尾巴弯曲高扬，左
右两侧有高翘飞翼，如飞马般动感十足。考古人员曾
在中亚塞族墓葬中发现黄金带翼动物，是塞族文化遗
存，有人认为是古希腊传说中的格里芬形象。

新疆考古工作者还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合奇县发现了金马别针（图2），也十分独特，为战国
时期，长5厘米。金马肢体修长而健壮，侧身扬蹄，前肢
弯曲呈飞奔状，后两腿弯曲上扬，右蹄顶到马鬃。金马
造型优美、奇特，表现出斯基泰艺术风格。

古老的马鞍

马鞍是人类骑马时所用的铺垫用具。我国保存较
好的马鞍来自鄯善县苏贝希墓地，长 46厘米，为战国
时代的遗物（图3）。马鞍主体包括左右两扇鞍垫，均用
皮革缝制而成，内部填充密实的鹿毛，以针线在鞍垫
上绗缝加固，因而在其表面留下密集而整齐的针眼。
鞍垫与三条平行的宽皮带相接，之间留有空隙。马鞍
前后两端略微高起，断面近半月形，分别连接攀胸和
后鞧，下缘还连接有一根腹带。

木雕马俑

魏晋时期的吐鲁番雕塑，与唐代娴熟的雕塑艺
术相比，无论是彩绘人物俑还是动物俑，都略显幼
稚简拙。特别是吐鲁番阿斯塔那东晋墓葬出土的几
尊彩绘木雕马俑，雕刻得比较认真，但比例失调，散
发出童真的气息，如同现代流行的卡通艺术作品。
1966 年阿斯塔那 51 号墓发现的彩绘木马（图4），雕
制得充满童趣。先分别雕刻出马头、身躯、四肢和尾
巴，然后拼接组装成型，用木钉固定，再施彩绘。马
身长，呈椭圆形。马头狭长，用墨线勾勒出五官，马
嘴张开，马眼突出，无耳（或缺失）。尻（kāo）臀圆实，
四肢上粗下细，无足，后腿稍弯曲，前腿直立。两片
黑色木牌插入马背，再用墨线勾勒出鞍垫，表示马
背上的成套鞍具。

1964 年阿斯塔那 22 号墓出土的一尊彩绘木马
（图5），也是东晋时期的作品，与上一件木马相比，更
像是一匹初出茅庐的马驹。通高25.5厘米，长43厘米。
此件彩绘木马也采用了分段雕刻技法，分马头、马鬃、
上身、下身、马尾和四肢，共有13块，经胶合成整体。马
通体敷彩，白色底上施以赭、黑和石绿等色描绘出五
官和马鞍等其他部位。伸长弯曲的脖颈上，插着敷有
黑彩的弧形木牌，以表示浓密竖起的鬃毛。马鞍下是
宽长的黑色泥障掩盖着马的腹部，几乎触地，泥障中
部绘有马镫。马嘴咧开露齿，呈嘶鸣状，动态感强。双
目注视前方，四肢粗壮，岔开站立。

生肖马俑

生肖俑是我国古代常见的俑塑艺术品，在吐鲁番
唐代墓葬中也可以见到，2024年吐鲁番巴达木东墓出
土的一尊生肖马俑（图6），堪称新疆俑塑艺术中的“白
马王子”。该俑用泥巴手工雕塑而成，略施彩绘，高 50
余厘米，为马首人身，是新疆境内罕见的生肖马俑，填
补了新疆考古发现的空白。该俑昂首挺胸，粗脖颈，头
小身大，五官端正，宽额、小眼、长脸，马耳垂下贴在脸
颊。马嘴微张，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俑脖颈以下为一
男子身形，身着交领、右衽宽袖长袍，领、襟镶有较宽
的边饰。俑头略向左，双手插于袖口，置于腹部，腰板
挺直站立。

彩绘泥塑鞍马俑

唐代，雕塑和绘画鞍马是特色画种，骏马形象栩栩
如生，成为常见主题。曹霸、陈闳、韩斡、魏偃等是画马艺
术大师。从流传作品看，长安、洛阳的马多偏肥硕，阿斯
塔那唐墓出土的则多为丰筋肉少的骏马。1972年，阿斯
塔那唐墓出土一尊 76 厘米高、淡青色的彩塑鞍马俑
（图7）。马俑头小、眼有神，是神形兼备的战马形象。马
背上马鞍呈桥形，鞍面饰花草图案，鞍下椭圆形泥障垂
于马腹，有放射状柳叶纹，由此可见唐代西域居民重视
马鞍的配备。泥障约始自三国时期，北朝陶马泥障为横
长方形，不紧贴马腹。阿斯塔那唐墓中，吐鲁番马匹的泥
障呈椭圆形，贴于马腹两侧，厚实，可能用毯、毡等制成，
图案以花草为主，色彩鲜艳。此外，马俑项下挂着橘黄色
璎络垂饰，为骏马增添了几分姿色。

五花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历史展厅陈列的一匹
泥塑骏马（图8），马鞍和泥障装饰华丽。马鞍表面绿
色，饰四瓣花草图案，鞍下泥障为椭圆形，黑色条纹镶
边，棕色地上有放射状树叶纹样。马颈部和臀部绘有

斑纹，与众不同，可能是唐代诗文记载的“五花马”。李
白《将进酒》和杜甫的诗中都提及“五花马”，唐诗里的

“五花马”多指古代和田出产的西域马。20世纪初，英
国人斯坦因在新疆和田丹丹乌里克佛教遗址发现唐
代木版人物画，画中人物骑满身绘花纹的高头骏马，
林梅村先生推断其为唐代于阗国的“五花马”。宋代

《五马图》为纸本墨书，纵26.9厘米，横204.5厘米，原是
清宫藏品，后流散日本。《五马图》中表现了西域向北
宋朝廷进贡良马情景，画中有周身花斑的西域马被称
为“满花川”。古代吐鲁番的“五花马”是否由于阗国传
入有待进一步研究。

丝织品上的马

马、牛、羊、骆驼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比较多见，但
马在古代丝绸上比较少见。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一
块联珠对马纹锦（图9）上的马，长 17 厘米，宽 11 厘
米，其造型与青河县发现的金马相比，有异曲同工之
处，充满了异域色彩。联珠对马纹锦上的朱红地联珠
对翼马纹采用三色织锦显花法。在经线分区中，除了
红、白两色之外，还有藏青色纬线，采用绛色、橙黄、
深蓝等分段换色。在圆环上分布着以轴线对称的十
六个联珠，轴线上的四个圆环交接区分布着唐花和
四方唐草纹。圆圈中的对马有翅膀，当为“天马”，对
马前足腾起作行走状。马脚下部是一组藏青色的花
卉图案，由中央一个莲蓬形物、下垂三瓣莲花和两侧
蔓生的卷叶纹组成。

1972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 188 号墓出土的绢画
《牧马图》（图10），纵 57.3 厘米，横 23.6 厘米，是盛唐
时期的艺术作品。画面中一位头戴黑色幞头、身着
白色长袍的男子，正手执鞭子，领着一匹浅黄色的
马儿行走在绿荫道上，马儿低头，前左蹄抬起，似乎
想吃地上的野草，远处鸟儿在飞翔。与马夫相比，马
儿画得更加突出，马上的鞍具、马镫都一应俱全。与
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丰筋肉少的骏马相比，这匹马
显得肉多筋少，膘肥厚重，可能受到中原画马风格
的影响。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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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绢画《牧马图》唐代

当乙巳蛇年携其深邃隐入时光
帷幕，丙午马年已昂扬踏尘，奔腾而
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 70 余
枚历代马形花钱，如一部镌刻于方寸
铜金上的文明索引，自宋迄清，翩然浮
现。这些“花钱”并非流通货币，而是古
代特为祈福、赏玩而铸的厌胜钱、民俗
钱，题材宏富，意涵深邃。它们不仅构
筑起一座跨越千年的马文化微型博物
馆，更揭示了“马”意象如何深刻融入
民族精神世界，成为“马到成功”新春
祈愿最生动的历史注脚。

汗血赤兔与八骏天驹：
名马谱系中的权力想象与祥瑞
建构

马形花钱首先是一部微缩的名马
谱系，谱系主要由两大文化脉络交织
而成：一是源自《史记》《西京杂记》等
史籍的历史名马，二是出自《穆天子
传》《淮南子》等典籍的神话天驹。

前者以“宋大宛马形花钱”与“宋
赤兔背马形花钱”为代表。大宛马即赫
赫有名的汗血宝马，作为汉武帝一心
求取的西域至宝，它成为国力强
盛、君王雄心的象征；“赤兔”
则经《三国志》及后世演义渲
染，从吕布之骁骑到关羽之
忠义坐骑，完成了从日行千
里的宝马到义薄云天精神图
腾的升华。此类花钱，将历史
叙事中极具符号性的名马独
立铸形，使之成为可传承的功
勋纪念碑。

后者则以蔚为大观的周
穆王八骏系列为核心。馆藏
中明确可辨者，即有渠黄
（明渠黄马形花钱）、绿耳（宋
绿耳马形花钱）、骅骝（宋骅骝
马形花钱）、山子（宋山子马形
花钱）、赤骥（宋赤骥马形花
钱）、绝地（宋足不踏土背绝
地马形图花钱）等。八骏作
为穆天子西巡昆仑、会晤西
王母神话中的御驾，自《穆天
子传》起便承载着君主威仪、
疆域辽远、沟通人神乃至长生
幻想的多重寓意。至清代，更
出现了“清八骏马钱”这样的
集成式作品，将八匹神骏形
象共铸一炉，将这种对圣王
治世、祥瑞毕至的集体想象
推向极致。

此外，还有如“宋‘赤电之
马’马形花钱”（赤电属汉文帝
九逸）、“宋追电马形花钱”（追
电属秦始皇七骏）等，共同构
建了一个超越朝代、汇聚传
说与史实的理想骏马数据
库。鉴赏这些花钱，无异于
手握一把开启古典祥瑞文化
宝库的钥匙，在方寸间与古老
的权力想象和吉祥观念对话。

孙武吴起与班超散骑：
军事叙事中的将星人格
与功业图腾

马形花钱的另一个深邃
维度，是其与军事文化的深度
联结。馆藏中大量以“将”为
题、人马结合的花钱，并非简
单的吉祥图案，而是一幅幅
微型的名将功业肖像。

其中，智将的代表首推
“宋吴将孙武马形花钱”。兵圣
孙武，其智慧在于上兵伐谋，花
钱上的骏马，或许正隐喻其
兵法中“其疾如风”的机动性
思想，马成为抽象军事哲学
的物质化身。与之辉映的，或
有“宋魏将吴起骑马人物花
钱”，借战国名将吴起的故事，
宣扬其爱兵如子的为将之道。

猛将的典范，则可见于
“宋秦将散骑”“宋燕将散骑”
“宋唐将散骑”等一系列“散
骑”马钱。散骑作为官名，常
见于禁军武职，此类花钱以
官职称谓代指将领，配以矫
健马匹，突出的是将领个人的
勇武气概与冲锋陷阵的豪
情。它们与“宋骠骑马形花
钱”一起，共同塑造了古代
战争中千骑卷平冈的悍将
形象。

“宋汉将班超背马形图花
钱”则体现出“马上功名”这一
儒家文士的终极理想。它巧妙
地将投笔从戎、立功异域的文
人从军史诗与马上封侯的民
间吉祥寓意熔于一炉。班超
的成功，激励了无数后世书
生对儒将风范与丰功伟业的
向往。

这些“将马”花钱，共同构
成了一套完整的尚武精神与
功业价值的宣传体系。它们
不仅用于祈求个人武运，更
在潜移默化中，向社会成员
灌输忠勇、谋略、功勋等核心
价值，是研究中国古代军事社
会史与价值观教育的独特实
物材料。

骐骥追风与龙驹渥洼：
文学典故中的才俊隐喻与腾达
梦想

在 华 夏 文 明 中 ，
马很早就被文学的
霞光所笼罩，从
诗赋典故中升
华出丰富的文
化意蕴，并反哺
于物质创造。马
形花钱，正是这种
文脉传承的精致
载体。

“骐骥”在汉
语中是对骏马或
千里马的雅称，
源自《楚辞》“乘
骐 骥 以 驰 骋
兮”，自古便是良
马与贤才的互喻。
馆藏“宋骐骥马形
花钱”，其马形象清
奇灵动，仿佛正欲
挣脱铜壤，跃入
文学的想象原

野。它寄托的不仅是怀才遇
主的期盼，更是对清明政治
的向往。

“追风”“追电”之名，则极
言其速，喻指人才脱颖而出、事
业迅猛发展。“宋追风马形花
钱”与“宋追电马形花钱”，便将
这种对速度与机遇的渴望凝
固于方寸。

“宋渥洼马形花钱”系列
典出《史记》，相传汉武帝时
神马出渥洼水中，此马后被
附会为天马。后世渥洼成为神
马的代称，更常用来比喻绝世
才俊。此类花钱，将一段带有
神秘色彩的历史记载，转化
为对超群才华与不凡际遇的
绝佳祝愿。

而“宋俊马龙居”“宋龙
驹”系列花钱，则将马与中华
至尊图腾龙相联系。龙驹、龙
子皆为骏马美称，喻指少年英
才，气度不凡。这标志着马的
意象已从地上的良骏，飞升
到与天神血脉相连的层面，
寄托着望子成龙的家族厚望
与对超凡脱俗境界的追求。

这些源自文学典故的马形
象，使得花钱超越了日常祈福
的层面，进入了民族集体记忆
与精神传承的领域。

禄马青驹与神骏飞黄：
民俗信仰体系中的生命观
照与命运祈愿

在广袤的民间信仰土壤
中，马形花钱紧密嵌入百姓的
日常生活与生命节律，成为协
调人与自然、人与命运关系的
中介。其中最核心的信仰莫过于“禄马”之说，如

“宋齐骑青驹背骑马人像花钱”，骑者从容，青驹温
驯，共同构成了禄马扶持、人马安康的吉祥寓意。

而将世俗愿望推向巅峰的代表，应是“飞黄”
系列花钱。飞黄最早见于《淮南子》，本为神兽，后
逐渐被理解为神马，最终衍生出“飞黄腾达”这一
成语。从“宋飞黄马形花钱”到“明飞黄马形图花
钱”，再到“清飞黄背马形花钱”，飞黄的形象日益
突出，鲜明地表达着平步青云的寓意。

宋清之变与雅俗共赏：
审美流变中的时代心影

马形花钱的艺术风格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
不同时代的社会审美与精神风貌。该馆藏序列清
晰勾勒出从宋至清的流变轨迹。

宋代花钱，以“宋合背乌骓马形花钱”“宋骐骥
马形花钱”等为代表，风格清雅内敛。构图疏朗，线
条简洁而富有弹性，马的形象往往俊逸洒脱，富于
文人画般的写意韵味。这充分体现了宋代雅文化
的主导地位，以及士大夫阶层尚意、尚简的美学趣
味对民间工艺品的全面渗透。

明代花钱，如“明永乐马形花钱”“明渠黄马形
花钱”，风格转向敦厚雄健。马匹造型体量感增强，
肌肉刻画饱满，构图趋于饱满，折射出明代国力强
盛下的自信与大气，也体现了市民审美对富足、丰
硕形象的偏好。

清代花钱，“清八骏马钱”“清飞黄背马形花
钱”等，则呈现出鲜明的民俗化、程式化与吉祥符
号集纳的特点。纹饰布局追求满密、对称，寓意叠
加，视觉上热闹华丽，直白地表达出对富贵、喜庆、
圆满的追求，反映了清代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大众
的审美偏好。

从宋之清雅、明之敦厚到清之繁缛，马形花钱
的演变，不仅是一部微缩的工艺美术史，更是一部
直观反映社会心态变迁的图谱。

这 70 余枚历代马形花钱不是冰冷的金属器
物，它们是名马谱系的铭牌，是将星功业的勋章，
是文学意象的铸形，是命运祈愿的符箓，更是时代
心影的拓片。它们共同诉说着一个民族对马的深
情与厚望：爱其驰骋千里的实干，敬其负重致远的
担当，慕其开疆拓土的勇毅，美其与贤才同辉的喻
象，求其转运纳福的灵力。

辞旧迎新之际，我们以“蛇”的智慧沉淀自我，
借“马”的昂扬开启奋进。这些古老的马形花钱，如
穿越时空的信使，继续激励着我们，在时代的广阔
天地间，笃行不怠，共同驰骋出一片更加壮丽辉煌
的未来。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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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跃马石雕

图6 马踏匈奴石雕

图8 起马石雕

图1 鎏金铜马

图5 绿釉胡人骑马俑

图4 陶马头

图2 彩绘陶马

图3 青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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